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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而是精粹

第4927期

他一定不会想到，在吕家菜园子，
当那几个身背长枪的日伪军七手八脚
把他抬到爬犁上的时候，他的时间还剩
下最后的 8小时。8小时之后，他的生
命将像停摆的时钟，戛然而止。

大雪覆盖的山路上，那匹紧拉着
爬犁的老马，在马鞭的催促下，一边喷
着浓重的雾气，一边吃力地向前奔跑
着……

他能够猜得出来，接下来到了分驻
所敌人要对他做些什么。那些没完没
了的严刑审讯，无非是故伎重演，为了
让他带领抗联缴械投降。

对于审讯，他是不怕的，他早已做
好了赴死的准备。头年十月，他带着仍
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 5名战士，越过波
浪滚滚的黑龙江，再次踏上祖国的土
地。当他看到被日军铁蹄肆意践踏的
这一片白山黑水，就已经暗暗在心中发
誓，从此之后宁肯死在东北抗日的战场
上，死在故乡的土地上，也坚决不再回
头。

自然，那个时候，他还想了很多。
此前，不知究竟多少次，他曾反复告诫
战士们，在防奸反特这件事情上不得
有半点马虎大意。但是他怎么能想
到，虽然倍加小心，却还是跳进了他们
的陷阱。

尽管那个名叫刘德山的陌生人，曾
经一度让他产生过怀疑。事到如今，也
只能责怪自己求胜心切，没有早些识破
袭击日军分驻所，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一
个大骗局。午夜时分，当那一记枪声从
吕家菜园子猛然响起，一瞬间，他便一
切都明白了。子弹从他的后腰穿进去，
又从他的下腹蹿出来，在轰然倒下的一
刹那，虽说是侧身拔枪，连连回击，那汉
奸即刻毙命于雪野之中，但一切还是都
晚了。

这是 1942 年 2 月 12 日午夜，距离
春节，仅仅只有两天时间。

当密探带着那队日伪军飞速赶到
现场，并将吕家菜园子团团围住后，又
经过整整 15 分钟的激烈交战，直到打
光了枪里的子弹，他这才无力地坐在那
里，面对着一拥而上的敌人，一边捂着
血流不止的伤口，一边轻蔑地笑笑：“我
是赵尚志，你们可以绑去请功了……”
一句话没说完，便倒头昏迷过去。

雪色无边。那匹老马，终于把雪爬
犁拉到了目的地。

紧接着，那几个背着长枪的日伪
军，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一间冰冷的
囚室里。不知多久之后，昏迷之中的他
醒了过来，强撑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
倚着一面墙坐在那里，然后他长长地吁
了一口气。抬头望去，透过那一扇小小
的窗口，他看到外面的世界又下雪了，
好大的雪。

审讯开始了。审讯官问他，你到底
是不是抗联的赵尚志？你们有多少
人？在什么地方活动？

一阵剧痛袭来，下意识中，他皱了
下眉头。

审讯官说，只要你老实交代，皇军
马上就可以给你治疗，保住你一条性
命。

他不屑地笑笑，摇摇头拒绝了，捂
着枪伤骂道：“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
吗？现在你们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
要紧，现在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
的！”

这个曾经一度让日军头疼的“大匪
首”，说完这话，不论再问什么，一概冷
眼斜视，闭口不语。原本，在一次游击
战中，他的那只左眼就是被弹片击伤导
致失明的。现在，从那只眼睛里，他所
看到的，只有黑暗。

窗外的雪，仍在疯乱地飘着。
陡然之间，他想起了 1933 年的那

个春天。为了抗日，他只身从哈尔滨来
到宾县，投奔了孙朝阳的义勇军。义勇
军的人见他个子矮小、身体单薄，不想
收留他。可他并不灰心，他说，别看我
个子矮，可啥都能干，当兵打仗、挑水做
饭，样样都行！

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日军企图在
宾县东山围歼孙部。危急时刻，他果断
献策，先是率队攻城、猛打猛冲，迫使敌
军放弃对义勇军的包围来增援宾县；继
而杀出重围、化险为夷，取得大胜……

他想起就在那一年，26岁的他早过
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难为父母抱孙心
切，隔三岔五地催他抓紧时间结婚生
子，可是他却当成了耳旁风。“匈奴不
灭，何以家为？”为此他发下誓言，不驱
逐日寇决不成家！

多少次的林海斡旋，多少次的雪原
决战，无论日军如何铁壁合围、重兵讨
伐，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了拔掉他这根
“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当局曾经开价
一万元通缉他，并多次派遣日本特务混
入抗联内部，企图暗杀他。可是，在一

次一次的失手之后，他们对捉拿他的悬
赏重磅加码，“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
一两金”。

今天，他们机关算尽，终于得手
了……

审讯一直没有停下来。于歇斯底
里的叫嚣声中，他的耳畔还在一遍又
一遍响起林海雪原上破碎的马蹄、密
集的枪声，还有那一首含仇咬恨的《调
寄满江红·黑水白山》：血染山河尸遍
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
复见，泪潸然。争自由，誓抗战，效马
援，裹尸还……

如果最初不是叛变的抗联某军师
长陈绍滨从苏联带回的那个口信，让他
越境共商抗日大计，也许作为北满抗联
总司令的他就不会过江而去。一年多
的时间，不明不白地被扣留在异国他
乡。他终于获得了一次率队返回东北
的机会。紧接着，在黑龙江岸的佛山一
带，他们先是攻打了乌拉嘎金矿，后又
袭击了日本武装测量队，但是随着战斗
形势越来越残酷，部队的伤亡也越来越
惨重，任务执行到最后，又不得不再次
返苏。

但毕竟他乡非故乡。当机会再次
来临，让他终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东北
战场上。可是这遍地的陷阱与雾障，让
他最终没能逃过那一双双沾着鲜血的
魔掌……

审讯最终失败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就在这间

冰冷的囚室里，那个长一张娃娃脸，眉
毛粗重，眼睛不大却灼灼逼人，嗓音洪
亮而能言善辩，性子直、脾气暴，个子只
有一米六的赵尚志，在最后的 8 个小
时，自始至终怒视着眼前的敌人，直到
流尽最后一滴血，仍然是紧咬牙关、闭
口不言。这一年他34岁。

为了验明正身，确认死者身份，日
军很快便指令叛徒李华堂前来辨认。
这个曾经矢志追随他多年，却又最终因
贪生怕死而投降的男人，一脚门里一脚
门外地只朝地上的那具尸体瞅了一眼，
眼泪就下来了，一边止不住声音哽咽，
一边喃喃自语：“司令，你到底也这么着
了。”日本兵没有让他继续站在那里号
哭，接着就把他推了出去。

从李华堂那里得到证实，关东军当
局大喜过望，为了请功领赏，他们立刻
决定将他的遗体从梧桐河运到佳木斯，
又从佳木斯运到了长春……

生命停止的那一刻，尊严依然耸
立。

最 后 八 小 时
■童 村

用文学抵达真实

兵 故 事
正是六月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

红日当空,没挂半点云彩。民兵爆破组

长梁连恒带领冉庄民兵大汗淋漓地在村

口堆起大堆新土。

远处来了两个连的伪军，是到冉庄

方向。

偌大的土堆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

意。他们的枪口紧盯着扬起的尘土，警

惕地窥视着民兵的一举一动。

“草船借箭——用的是疑兵计！”梁

连恒揩了把汗，暗想。于是他交代几个

民兵躲在土堆后面朝敌人打冷枪。

冉庄的“地道战术”之前让敌人吃尽

苦头，风声鹤唳的伪军刚刚遭受几发冷

弹，就判断这肯定是冉庄新修的“地堡”，

立刻摆开攻击阵势。

敌人一起向土堆猛烈射击，大有一

举削平“地堡”之势。一股股弹雨，恰像

一丝丝钢线源源不断注入天际，呛鼻子

的火药味密布在浑浊的空气中。敌人射

击了半天不见有人还击，一时摸不清底

细，更加不敢前进，只好走为上策。梁连

恒赶到土堆前，千疮百孔的土堆俨然是

他眼中的“富矿”。民兵破土取出弹头，

又捡回敌人阵地上的弹壳。酡红的晚霞

皴染了一堆堆锃亮的弹头和弹壳，也亲

吻着大家带着笑意的眼窝。

“草船借箭——有借无还！堆土借

弹——满载而归！”村中耍红缨枪的孩童

们脆脆地高喊着新编的歌谣。

“报告——翻火子弹……制成啦！”

次日，从兵工厂一溜烟赶回来的民兵喘

着粗气报告。梁连恒手中的《三国演义》

不禁跌落。

“嚯！”民兵高举着一枚亮闪闪的子

弹，“兵工厂说照咱们的战果，制上千发

不成问题哩！”

屋里顿时炸开阵阵开怀的大笑声。

那声响震醒了土堆“地堡”，飘进蜿蜒地

道，回荡在冉庄这片隐隐青绿中……

堆土借弹
■冯 斌

铁医这个称谓不知是褒是贬，反正

在方圆几十里，窑沟的铁医很有名气。

铁医姓丁，善治骨伤。人们都说，铁医医

术没说的，那就是一个字，铁！

当然，铁医这个称谓还有一层“铁公

鸡”的含义。每每出诊，他从不空手而

归。有钱的人家，必须给元宝、银圆；即

使日子窘迫的小门小户，也得仨瓜俩枣，

甚至几穗青玉米。

一次，窑沟本村一焦姓财主患了毒

疮，急需铁医出诊。但铁医非要价200

块光洋，否则免谈。眼见自己命薄西山、

气息奄奄，焦财主只好答应。

不久，一位日本军曹到山区扫荡时被

打伤了膝盖，焦财主便向日本人推荐了铁

医。显然，焦财主居心叵测：你铁医不是

在村内多次散布对我的轻蔑吗，说帮日本

人就是卖国贼，这次看你怎么脱身？

日本军曹果然在一个清早来到了窑

沟铁医家，丁妻只好推说铁医不在家。但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样躲着不是办

法。于是，铁医铁下心来不理睬日本人。

傍晚，日本军曹又到了。丁妻愁眉

苦脸地说：“铁医下午喝多了酒，跌下山

梁，将右手掌摔烂了。”诊治红伤要靠右

手，咋就那么巧摔坏了呢？日本人不相

信，他们拿过铁医右臂时，都惊呆了：整

个右手的手心、手背转了一个个儿，红肿

得像个开花馒头。

日本人只好无奈地走了。铁医从此

安心疗伤，再不出诊。半年后，日本人投

降了。铁医的右手竟然神奇般痊愈如初。

铁 医
■刘 泷

团长牺牲了，就在牤牛河边。眼
看着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河边，团
里最后十几个战士“扑通扑通”一齐跳
到河里。初冬的牤牛河虽未结冰，但
河水已是刺骨的凉，极大迟缓了战士
们游水的速度。日军很快追到了河
边，一边“嘻嘻哈哈”地狂叫，一边举枪
射击，子弹“嗖嗖嗖”地钻进水里，河面
很快就被抓出一道又一道血痕。白云
彪、金百纹和背着六个月大孩子的李
玉玲，奇迹般地躲过雨点般的子弹，漂
到了河对岸。他们不能停下，一口气
跑出去三四里山路，直到躲进野猪岭
的一个山洞里。

金百纹把步枪扔到地上，喘着粗
气咒骂小鬼子。李玉玲赶忙脱下孩子
的湿衣服，然后紧紧地把他搂进怀
里。刚才枪林弹雨里，孩子一声不吭
地趴在母亲的背上，进了山洞才放声
大哭。卫生队徐队长劝过她：“玉玲，
还是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里寄养吧，等
咱们把小鬼子打跑了，再回来把孩子
接走。”李玉玲瞅着孩子，眼泪噗噜噜
地往下掉：“孩子他爹牺牲前嘱咐过，
要我一定把孩子带大，干革命、打鬼
子。日本占了整个东北，我不能把他
留在这里当亡国奴，部队走到哪里，我
就把他带到哪里。”

白云彪看到山洞里面又阴又冷，孩
子冻得够呛，顾不上拧干身上的湿衣服
赶忙说：“你们先在这里待着别乱动，我
出去看看情况。”

野猪岭荒无人烟，密密匝匝的林子
里也没有路，不过是哪里好下脚，就往
哪里走。白云彪辨好方向，悄悄地摸回
河边，藏在树丛里仔细观察，河两岸并
没有发现鬼子，他判断鬼子可能没有过
河追击。白云彪才放心离开树丛，小心
翼翼地沿途搜寻干树枝，路过林中的小
溪，自己先饮一了肚子凉水，又把身上

的空水壶灌满，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山
洞。

山洞里面还算宽敞，白云彪生好
了火，李玉玲就从干柴堆里抽出两根
粗树枝，把盛了半盒水的铝制饭盒举
到火苗上烧水。不一会，饭盒里面就
“滋滋滋”地响起来，她从包里掏出一
点炒面，放进饭盒里面搅拌均匀，小心
翼翼地喂孩子。

他们围着火堆，一边取暖一边烘
烤湿衣服。金百纹有点担心地问李
玉玲：“李大姐，团长他们都牺牲了，
咱们到哪里去找队伍啊？”还没等李
玉玲说话，白云彪抢先说：“我刚才走
回河边，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咱们团
这下损失可大了，都让鬼子给打散
了，再想聚到一起不容易，咱们还是

先走出野猪岭，再做别的打算吧。”金
百纹一向很乐观：“咱们找不到团里
的人，就去找师部。”白云彪看一眼抱
着孩子的李玉玲，心里很不是滋味：
“鬼子这次大扫荡，各部队损失都很
严重，说不定师里的人也让鬼子给打
散了，咱们想找到他们，恐怕也不容
易。我寻思不明白，咱们拼命打鬼
子，不光东躲西藏，还挨饿受冻，连孩
子也跟着遭罪，到底图个啥？”李玉玲
正给孩子烤衣服，边抖搂衣服边说：
“你说图个啥？政委都说了，咱们不
当亡国奴，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东北，
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
子，孩子们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白
云彪还是有点心灰意冷地说：“鬼子
越打越多，咱们越打越少，啥时候才

能把他们打出去？”说完往火堆里面
扔了一把树枝，火堆里“呼呼”的火
苗，差点烧到李玉玲手里的衣服，她
赶忙扯出几根树枝说：“打死一个少
一个，咱们早晚能把小鬼子赶出去。”
孩子似乎听明白了他们的对话，攥紧
小拳头一个劲地朝空中挥舞。白云
彪摸了摸孩子的脸，尴尬地笑着说：
“不能当亡国奴。”火光驱散寒冷，也
驱散黑暗，照红人的脸庞，也照亮人
的心里。

山风掠过树梢，传来一阵阵沙沙
声，李玉玲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边哼
唱着，一边打着瞌睡，偶尔还能感觉
到孩子的小手使劲地在干瘪的乳房
上摁来摁去，可是自己身上早就没有
奶水了。天就亮了，看到孩子在自己

怀里拱来拱去，知道他又饿了，只好
又给他烧水冲点炒面。白云彪看见
她包里只剩下一点点炒面，忍不住站
起来说：“这条山沟叫野猪岭，林子里
有野猪。我出去往北走，打一头回
来，别让孩子饿着。”李玉玲提醒他：
“你开枪打野猪，让鬼子听见，他们就
会进来搜山，咱们可就不安全了。”白
云彪拍着自己的腰带说：“不开枪，我
还有一把刺刀，对付一头野猪没问
题。”

白云彪出去半天也没有回来，金
百纹很担心：“李大姐，白云彪到现在
还没回来，他会不会跑了？”李玉玲心
里也拿不准。金百纹还是不太放心：
“李大姐，咱俩不能待在山洞里面等，
最好出去找他，找到他更好，找不到
他，也能一点一点地往北走，快点走出
野猪岭，快点找到咱们自己的队伍。”
李玉玲觉得这话有道理，点头同意。
她把孩子绑到后背上，站起身拎着枪，
跟着金百纹走出山洞，顺着野猪岭往
北去找白云彪。

李玉玲和金百纹都是抗联的老兵，
经常在山沟里面钻来钻去。她们沿着
山沟往北走，眼睛却往四下里踅摸，不
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地上的脚印、
踩倒的乱草、蹬掉的石块。

她们大约走出去一里多路，金百
纹发现前面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警
觉地呼喊李玉玲：“李大姐，你看那是
什么东西？”李玉玲定睛细瞧，也大吃
一惊：“那不是个人嘛，还有一头野
猪。”俩人赶紧跑过去，来到跟前细看，
那人果然就是白云彪，他身上全是血，
野猪身上也全是血。那头野猪不太
大，顶多有一百多斤。白云彪一只手
紧紧地搂着野猪的脖子，另一只手紧
紧地攥着刀把，刺刀正捅进野猪的心
脏，野猪的一颗獠牙也捅进他的肚子
里。在野猪旁边，李玉玲找到了白云
彪的那支步枪。

白云彪死了，野猪也死了。金百纹
抽出刺刀，对准野猪的心脏，狠命地朝
下刺去。

绝 地 考 验
■■刘洪林

入伏以来，本版相继编发
了老兵和抗洪官兵的故事。他
们炽热的心，似七月骄阳散发
阳刚的热量。刚刚立秋，我却
看到了窗外的雪，从泛黄的纸
页，飞回一片横无际涯的雪原。

雪在赵尚志最后的 8小时
里一直下着，在包蕴民族苦难
的雪原上堆积着，更厚更广。
我捧起一把雪，冷钻入骨髓，激
醒一段记忆：民族的危殆在抗
日战争中达到顶点，中国人民
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
求也达到了顶点。

“那匹老马，终于把雪爬犁
拉到了目的地。”回溯过往，赵
尚志不禁悔恨自己的求胜心
切，慨叹自己未竟的事业。不
过，勇士的血却是滚烫的，直直
地浸穿冰冷的雪原。

白云彪往火堆里又添了一
把干柴，跃动的火焰正如那疯
乱的雪，搅乱了人的心。在饥
饿甚至生死的考验面前，先辈
毅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后辈们
生的希望。后来，那趴在母亲
脊背上的孩子走出了野猪岭，
走出了雪原。

周涛说：“世间需要这种奇
伟的男儿/如同大地需要/拔地
而起的群峰……”故事里那慷
慨献身的猛士，不就是一座座
砥柱人间的奇峰吗?

雪 原
■■郑茂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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